原美国基督教徒宰娜布皈依伊斯兰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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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理始终令我困惑，需要长篇幅、详细的描述才可以道尽个中缘由。我的精神生活、我的皈依伊斯兰的历程，家人对我改信伊斯兰的反应，皈依伊斯兰后，我的未来打算。
“不，小伙子不是我皈依伊斯兰的因素。”
我的精神生活：
我幼年时，对上帝的信仰非常虔诚。跟我年纪相仿的小朋友一样，白天看着飘荡的流云，夜晚观察灿烂的星宿，思考着那些深深困扰我的问题：上帝是什么样的？他在哪里？为什么会有上帝？他是怎样存在的？我用各种方法试图要证明上帝的存在，做了一些类似“科学”的实验，找到证据以证明上帝的存在。有时把一个杯子放在桌子上，请求上帝移动它，如果动了，说明他是存在的。这个实验没有结果，我就变换实验用的东西、或改在其他时间做实验，尽量不去观察自己搞的实验（上帝可能不愿意我看到他移动东西吧？）我也改变祈祷的方法，请求上帝让我看到什么因素“产生作用”。我在一大堆东西中间匍匐着，有时跪着、站着、甚至躺着，双目紧闭，尽量现出好看的姿态，伸开手指，请求上帝赠我一件牺牲品，即“如果上帝帮我获得一辆自行车，我永远不吃冰激凌。”但我很快意识到如果上帝按我的要求去做，从而证明他的存在，或者以某种祈祷方法实现我的愿望，那么我就成了上帝，反倒上帝什么也不是了。
我父母把我培养成了一名基督徒。我长大以后，访问了不同派系的基督教教堂。向一些牧师请教，他们怎么知道上帝是实有的。我原以为这个问题是他们经常思考的问题。但结果证明，他们经常不问这样的问题。更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似乎不喜欢人们提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也碰到过这样的牧师，他不回避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实际上，他喜欢人们问他这样的问题，同时他也非常欣赏人们真诚地研究灵魂问题。他是赖斯大学——苏玛·古姆·劳德大学——的一位学者，是一位心地高尚的牧师。他耐心回答了我的问题，并向我介绍了有关精神方面的理论和原则，帮我改变了祈祷的内容，就是把祈祷从孩子式的要求得到礼物的祈祷改变为更为理性富有思考内容的祈祷，倾听上帝的指导，沿着上帝所指的方向前进。了解了他和他的妻子的种种表现，我的生活得到上帝的祝福，我对生活更有信心了。
我开始在一家基督教会办的星期日礼拜学校任教，那时我才十六岁。我喜欢向孩子们教授关于信仰上帝的常识，不太喜欢参加其它活动。我深信教授信仰上帝的常识，能充分发挥了我的才华。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有不少有趣的经历。如果我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笔墨，我的文章就会冗长乏味。
一年以后，我应邀在一家培训基督教教师的培训班去学习。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经历，除了学习必修的清洁精神的课程之外，关于基督教的优点和缺点辩论方面，我还学到了作为基督教的牧师应该学习的内容。在我皈依伊斯兰的过程中，这次学习经历为我信仰的改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年，我应邀到一家心理医疗团队工作，帮助那些身体、心理以及情感方面遇到问题的人。我在这个团队工作，简直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这是我参加的最好的基督教会，接触最优秀的工作人员。当时我年纪轻，经验少，与他们一起工作，担心自己是否能留在这儿。然而我还是和这个团队队员一起，为需要我们的人群提供服务。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人拥有我渴望学到的知识。我总想知道在危机时刻，我们“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那时我想，除非团队的其余成员做出的决定与我的决定一致，否则我不会告诉他们我的想法。但这种心理，使我觉得我的生活不值得上帝的祝福，因为我对最羡慕的人保留了我个人的观点。既然他们的优点不能打动我，我就王顾左右而言它，就唱起了“芝麻街”这首歌。
“这些东西中没有一样东西是我喜欢的，没有一件东西属于我。”
在这个团队我经历了许多有趣的故事，说来真是话长。
有时候，我思考那些团队中的同事——思考那些最有名、精神生活最丰富的人。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比我优秀，而我自己认为，如果我到了他们的年纪，我个人的水平一定不会在他们现在的这个水平之下。我用基督教的观念认识上帝，思考遥远的未来。我和牧师讨论了这个问题，我申明我要与上帝建立联系。他建议我在大白天多多祈祷，还提到了穆斯林每天五次礼拜，可以用穆斯林的祈祷形式实现我的目的。当然了，此时还他没有发现，在我的心底已经对伊斯兰产生了某种兴趣。当然最终他也看到了我信仰的真实情况。
关于基督教，我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解答。基督教的天国（乐园）观念与我的常识背道而驰。基督教的天国观念是：某个人无论做了善事还是恶事，只要认可耶稣为他的救世主，那么他就可以得到天国。从理论的角度讲，从基督教的观念来讲，一个人无论一辈子天天作恶多端，他在死前几秒钟承认耶稣为他的救世主，他定会入天国（乐园）；反之，一个人日日做善事，如果不承认耶稣为他的救世主，那么他必定堕入火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基督教还有一些问题始终困惑着我，但我在这里不想进一步探讨。

 我和信仰基督教的学生有深厚的交往，我总喜欢基督教朋友胜过非基督教朋友，因为我与基督教友人存在相似的观点。当然，我的基督教女友都很善良，与她们在一起，自己始终觉得与她们缺乏密切的关系，因为毕竟我们在对真主的认识、与人的约会、有关酒精饮料、娱乐活动等方面所持的观点差异很大。友人总是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心理障碍，当我拒绝接受参加娱乐活动、去酒吧饮酒等类似的邀请时，她们总是嘲笑我。这种情况使我很郁闷。
有一天，我碰到了几位穆斯林姐妹，我立即感觉到，和她们在一起，就好像与亲戚们在一起。她们与我以前接触的人完全不一样。像我一样，她们不与人约会、不说脏话、不饮酒，没有不良的品德。和她们在一起，我感觉非常好，我们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我过去一直认为，在这个星球上根本没有与我观点相似的人，但其实有这样的人，只不过我没有知道罢了。
这是我的第二次经历。伊斯兰，穆斯林再一次引起我的注意。这一次我要认真调查一下穆斯林的情况。这样我访问了一家清真寺，以便得到那里学者的指点。他们给了我一本《古兰经》，我开始研读这一经典。我的注意力从基督教转向伊斯兰， 在基督教会星期日学校教学期间，我不再向学生讲授耶稣基督是救世主的内容，而是选择了一些道德方面的课程加以讲授。不久，我不敢面对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我给他们上课时，觉得自己是个伪信者，因为我对基督的信仰动摇了，尽管他们期望我成为一个模范基督教徒。
接着，我不停地祈祷，我觉得真主指导我不要继续在星期日学校教学，到别的教会星期日学校研究教会发展的情况。我曾经比较了同处一条街上的两所教堂信徒的人数，一所教堂仅有五十名信徒，而另外一所教堂有五千名信徒，两所教堂人数反差如此之大，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时我觉得做这样的事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真主指导我必须这样做。我认识到如果某人相信真主在某些事情上指导他，他做这件事是真主的指导而不是他本能的反应。如果他活得有意义，那么他必须尽个人努力做好每一件事。在过去我忽视了真主的指导，曾多次遭遇失败（以后若有机会，再讲述这些经历）。
我未曾与任何人讨论过伊斯兰，因为我感到在背叛所有的基督教家庭和朋友，也未与我的穆斯林女友探讨过此事，因为我不想给任何人造成压力。情况在缓慢地发生变化，但我未意识到这种变化，我的信仰从基督教开始向伊斯兰转变。当然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基督教是我人生的基础，这种改变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尽管如此，信仰的改变是一件迟早要发生的事。
有一天，一位在校的穆斯林朋友问我，在校外喜欢做什么事，我说喜欢在星期日礼拜学校上课。她问我在什么地方教学，我说现在不教学了。她又问，既然教学是我喜欢的工作，为什么就不教了呢？说到这里，我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但并没有清楚意识到这种潜移默化。我知道现在不会回到那个学校去教学了，因为我不再是基督教徒，或许现在我该是穆斯林了。但目前，我的伊斯兰信仰尚不坚固，对我来说这是我不得不承认的最艰难的事情之一。有时，我希望自己回到基督教的信仰，这样我的生活更为轻松，但这种可能性不大。我吞吞吐吐地回答，我现在不信仰基督教了。当我意识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感到很震惊、也很悲伤。说出这句话多么艰难啊！她问我什么时候信仰了伊斯兰。我告诉她读了《古兰经》以后就发生了变化，我完全相信了《古兰经》阐述的内容，因为《古兰经》的内容与《圣经》的内容大相径庭。她问我：“你是穆斯林吗？”我说：“我还不知道穆斯林的确切定义。”她问了有关信仰的问题，然后说我就是穆斯林了。我只需要一个皈依信仰的仪式就可以了。我问仪式怎样搞，她说跟着她重复这一句话就可以了。我按照她说的做了，这样，基督教的我死了，穆斯林的我新生了。勿用阐述，这一珍贵的时刻永远地刻在我的记忆中。愿真主助我成功。
我非常激动，我的情绪变得更为积极，我过去期望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当然在信仰方面，我不希望做一个稀里糊涂的决定，即某一日是穆斯林，又一天又成为基督教徒，我不会如此翻覆。我找了四个伊玛目，向他们询问成为穆斯林的意义，他们见证，最终确认我是穆斯林。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始终觉得自己有家的感觉。我终于找到了我一直寻找的东西，我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归属感。我似乎生来应该是一名穆斯林，但真主让出生在一个基督教世家，我的这一经历符合真主的定然。让我从基督教的角度，确定我的人生位置，然后让我发生变化，最终服务于真主的事业。在这一过程中，我从穆斯林兄弟姐妹那里学到了许多有意义的东西，当然穆斯林也可以从基督教的环境中了解自身缺乏的学问。真主意欲，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皈依伊斯兰的那一天。一旦我的信仰发生改变，我的世界突然变得阳关灿烂。我知道这种说法有点愚笨，但这是唯一的能表述我改变信仰的富有激情的言辞。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法用语言描述这一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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